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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上海合作组织是基于互信的边境会晤机制发展成为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典范。经过 10 年的发

展，上海合作组织取得了较大成就，各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组织机制建设不断完备，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

稳步提升，已成为维护地区安全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内外环境变化总体上将有利于上合组织的进一步

发展，同时面临的新形势也会给上合组织带来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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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由中国、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组成的“上海

五国”会晤机制。2001 年 6 月，上述五国元首在上

海举行会晤，乌兹别克斯坦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加入

“上海五国”。随后，六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

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正式

成立。十年来，上合组织经受住了国际形势风云变

幻的考验，无论是在自身机制化建设，还是在扩大

和深化各领域多边合作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果，国际

影响力稳步上升。作为一个年轻的地区性国际组

织，尽管上合组织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但总体

而言，上合组织发展势头良好，较快地进入了各领

域务实合作的新阶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良好

的发展前景。

一、上海合作组织是由边境谈判机制成功转型

为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典型范例

边境谈判机制为上合组织建立奠定了基础。
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后，分裂为 15 个国家，其中

有四国与中国边界接壤，即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边界问题便成为中国与

上述四国之间最大的问题。1992 年 9 月，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代表在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了一项关于联合组团与

中国继续边界谈判的协议。原中苏边界谈判以五国

两方（即中方与联方）的新模式继续进行。
1996 年，五国边界谈判取得明显进展，以中国

为一方，俄、哈、吉、塔为另一方达成《关于在边境地

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当年 4 月 26 日，五

国元首在上海签署这一协定，奠定了五国合作的基

础。为方便称呼，外国记者简称为“上海五国”，此

后这一名称为大家所接受。从 1996 年到 2000 年，

“上海五国”机制成就显著，五国从边境地区军事

裁减和相互信任，再到经贸合作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的建设；从每年一次的元首会晤到政府首脑、外长、
国防部长等多层次会晤；从政治、军事、经济硬实力

的交流与合作到文化、旅游、环保、水资源利用、医
疗卫生等软实力方面的合作；从历史遗留的边界问

题谈判到联合打击“三股势力”等方面。“上海五

国”已经逐渐朝着区域多边合作组织方向发展。
宣言的发表和机构的建立标志着新的地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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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的诞生。2001 年 6 月 15 日，中、俄、哈、吉、
塔、乌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宣言》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

海公约》，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上海合作

组织成立时确立的宗旨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相互

信任与睦邻友好；鼓励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 文

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及其他领域的有效合作；

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02
年 6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在圣彼得堡签署

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为上合组织奠定了法律

基础，确立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和本组织的宗旨、原则、
任务等，为维护本地区安全与稳定，合作与发展确

立了基础。2003 年 5 月 29 日，六国元首在莫斯科会

晤，批准了上合组织的常设机构北京秘书处和塔什

干地区反恐怖机构。2007 年 8 月 16 日，上海合作组

织例行会议在比什凯克举行，元首们根据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纪念峰会 2006 年 6 月 15 日在上海达成

的协议，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这成为组织发展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成员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保和

平的夙愿，为组织的长远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也标志着该组织的基本组织机构和主要条约文件

构建完成。
目前，上海合作组织除创始的六个成员国外，还

有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四个观察员国和白

俄罗斯、斯里兰卡两个对话伙伴国。该组织常设机构

有两个：在北京设有秘书处，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

设有地区反恐机构办事处。正式成员轮流担任主席

国，负责承办每年一次的元首峰会、总理会晤、国防

部长会议、安全会议秘书长会议、外长会议等。

二、上海合作组织十年发展取得显著成果

成功渡过艰难初创期。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仅三

个月后，美国就发生了“9·11”事件，对国际形势和

中亚地区的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在反恐的大旗

下，美俄关系迅速升温，美国军事力量借机进入中

亚地区并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对中亚国家的影

响力骤然增强。此后的几年内，“三股势力”在乌兹

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不时制造恐怖袭击和骚乱事

件，部分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企

图通过“颜色革命”夺权，对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

造成较大冲击。因此，上合组织从创立之初就面临

着巨大的挑战，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

逐渐发展壮大，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克服种种困难和

不利因素。
各项机制建设日趋完备。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

伊始就十分注重组织机制建设，经过 10 年的建设

与发展，各种机制、机构建设不断完备，为成员国开

展交流与合作搭建了广泛、有效而重要的平台。其

中，国家元首定期会晤机制是上合组织框架内的核

心机制，是该组织讨论和决策所有重大问题的平

台，也是该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此外，上合组织还

相继建立起总理、议长、最高法院院长、总检察长、
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经贸部长、交通部长、文化部

长、紧急救灾部门领导人、执法安全部门领导人、边
防部门领导人、国家协调员等多部门、多层次领导

人定期和不定期会晤机制。此外，组织内各国文化、
教育、农业、卫生、青年多领域专家以及实业家委员

会、银行联合体和上合组织论坛等定期磋商交流机

制有效地推动了各成员国交流合作、协调立场和采

取共同行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常设机构秘书处和地

区反恐怖机构也保障了该组织各项合作平稳有序

地进行。伴随着本组织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向综合

领域不断深入以及各成员国对促进地区全面发展

更强烈的期待，将会有更多级别和部门的会晤机制

应运而生。届时，不仅将形成以国家元首、政府总

理、主管部门领导等不同级别会晤为主体的纵向定

期协调机制，而且将进一步形成和规范相关各部门

之间横向协调与沟通的方式与途径，在组织内部形

成统一的合作管理系统。
行动能力得到不断加强。加强组织建设、增强

行动能力、追求务实合作一直是上合组织追求的目

标。多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在有关各方的努力和支

持下，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和行动，帮助成员国在增

强政治互信、应对危机、维护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使组织的行动能力得到加强，

受到有关各方的高度评价。[1]一是及时就重大国际

[1]张德广.总结经验，深化合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迈向新的辉

煌[J]. 求是 ，200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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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问题加强政治磋商。在“俄格冲突”、中国新

疆“7·5 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局势突变及南部骚乱

事件等涉成员国问题和阿富汗、伊核、朝核等重要

国际问题上，成员国都能在组织内及时磋商、交流

看法并形成一致意见，有效地维护了组织的团结一

致，提高了组织的国际影响力。[1]二是积极采取措

施，应对金融危机冲击。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

机对上合组织成员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面对

危机，尽管各成员国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

仅靠一己之力很难有效克服危机的冲击，开展区域

内及双边层面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上海合作组织

先后通过召开元首、总理和经贸部长会议等高级别

多边会议，为成员国发展经济、应对危机统一了思

想、协调了行动并签署了多项行之有效的协议和行

动计划。三是加强反恐、禁毒等行动，维护地区安全

稳定。加大对境内“三股势力”的清剿力度。在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各强力部门的联手打击下，各国境

内成建制的恐怖组织行动能力明显下降，一些地下

交通联络站点被捣毁，部分非法讲经点被取缔。
安全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上海合作组织安全

合作的重点是打击“三股势力”，其已与经济合作

一起成为组织的发展的重要“引擎”和主要内容。
2001 年，成员国元首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为联合打击“三

股势力”奠定了法律基础。2004 年 6 月，上海合作

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正式启动，反恐合作完成了机制化建设。举办了各

种类型的打击“三股势力”研讨会和防务安全论坛，

并启动了以上合组织名义公布一批恐怖组织和恐

怖分子名单、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和反毒合作机

制的磋商进程。[2]2008 年 8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共同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组织和举行

联合反恐演习的程序协定》，进一步规范了联合反

恐演习的程序。为震慑恐怖分子，提高有关国家联

合反恐的能力水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

或执法力量从 2002 年至今已举行了 10 多次大型

联合演习。特别是上合组织定期举行“和平使命”
联合反恐军演，不仅反映了各成员国在应对“三股

势力”威胁方面的共同立场，表明了上合组织有决

心和意志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还并有

助于各国军队和执法安全部门获得相关实战经验

和技能，有效协调各国的行动。
经济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经过多年共同努

力，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法律基础已初步完

善，确定了能源、交通、电信、农业等四大重点合作

领域，建立了多层次的实施机制。组建了上合组织

实业家委员会和银行联合体，为该组织成员国的实

业界和金融界积极参与落实中亚地区的大型联合

投资项目提供了条件。中俄原油管道、中哈原油管

道、中哈第二条铁路、中吉乌公路、塔乌公路、中土

天然气管道（途经哈、乌）等上合框架内的双边和

多边合作大项目稳步推进，不少项目已基本建成。
在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互为

重要伙伴，经贸合作成效显著，共同克服金融危机

带来的不利影响。[3]特别是中国政府向成员国提供

100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对成员国抵御危机和经济复

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投资方面，成员国投

资环境在逐步改善，相互投资的领域逐步扩大，投

资便利化也取得积极进展。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

海关、质检、电子商务、投资、交通运输和通信等工

作组织积极研究和制定相关领域的具体实施措施

并取得成效。自 2001 年成立以来，成员国间贸易额

稳步上升。根据各国海关统计，与 2001 年相比，

2008 年成员国间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比重逐年

提高：乌由 25.4%提高到 34%，俄由 9.3%提高到

11.13%，塔由 43.2%提高到 47.1%，吉由 53.4%提高

到 66%，中国由 2.4%提高到 3.3%。[4]其中中国与其

他成员国的贸易额总量由 2001 年的 121 亿美元，

快速增长到 2010 年的近 1,000 亿美元。中国已分别

成为哈、乌第二大，俄第三大贸易伙伴。
人文等领域合作成果渐丰。十年来，上海合作

组织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领域的合作逐步展

开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已逐渐成为上合组织区域合

作的重要任务。2002 年，上合组织文化部长会晤机

制建立，在该机制的推动下，成员国间双边和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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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中俄互办“国家年”、
“语言年”，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了互办文化日、互
派艺术团组、举办艺术展等活动更是将成员国间文

化交流提高到了新阶段。[1]2006 年，上海合作组织召

开首次教育部长会议并正式启动教育多边合作机

制。
组织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十年来，

上海合作组织所倡导和实践的新型安全观、新型国

家关系、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以及“上海精神”逐为

国际社会所接受，致力于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奉

行开放、透明、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广泛同有关国际

组织建立联系和开展务实合作，树立了“和平、合
作、开放、进步”的良好国际形象，国际地位稳步提

升。2002 年 11 月，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通过了

《对外交往临时方案》，正式启动了该组织的对外

交往活动。2004 年 12 月，上合组织获得联合国大会

观察员地位。2005 年 4 月，上合组织分别与独联体

和东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与两个国际组织建立了

正式的联系。近年来，随着组织的国际影响力提高，

不断有国家表达要与上海合作组织增进关系的愿

望。2009 年 2 月，伊朗外长穆塔基在接受俄新社采

访时表示，伊朗已经发出要求加入上合组织的正式

申请；同年 3 月，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表示，巴基斯

坦早在 2000 年就已提出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尽管

现已取得观察员国资格，但其成为正式成员国的愿

望不会改变；在叶卡捷琳堡元首峰会上，斯里兰卡

和白俄罗斯获得了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地位。此

外，白俄罗斯、阿富汗，甚至土耳其等国家均已表示

愿成为组织的正式成员国或观察员国。目前，包括

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在内，上海合作组织已覆盖

了从波罗的海至太平洋的广袤地域，成为欧亚大陆

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国际

舞台上的分量愈显举足轻重。

三、上海合作未来发展既有机遇也面临挑战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步伐加快，全球

战略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上海合作组织所处

的地缘政治环境面临一系列新变化、新调整。
（一）内外环境的变化总体上有利组织的进一

步发展

作为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与成立之初相比，

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建设与发

展的有利条件较前大为增多。
机遇之一：亚洲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权重加

大，使组织的地位得到自然提升。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的地缘平台总体上位于亚洲。随着亚洲在国际

格局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世界重心呈现由欧洲－大

西洋向欧亚大陆偏移的趋势。在该趋势的牵动下，

组织的发展面临着巨大机遇。上合组织 2001 年成

立之初，中、俄、哈、吉、塔、乌六国的 GDP 总和为

1.5 万亿美元，仅占世界 GDP 的 4.8%；而 2010 年，

上述六国 GDP 总和增至 7.1 万亿美元，占世界 GDP
的比例提高至 11.6%。在此情况下，上海合作组织的

活力和影响也在不断上升，在国际舞台上运筹的空

间越来越大。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对上合组织的看

法在 2005 年出现了明显变化。当年 7 月，上合组织

元首会议通过联合宣言，要求美军制定从中亚撤军

的时间表，美政府和学界对上合组织的防范意识随

之增强，并于当年曾申请成为该组织的观察员国。
美一些学者称，“上合组织不大像一种合作安排，而

更像华沙条约组织的重现”。尽管这些论调别有用

心，但也反映出上合组织的实力在上升。
机遇之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

使组织的发展保持了强劲的内在动力。“上合组织

发展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俄关系的晴雨

表”。作为该组织的主导力量，中俄保持良好的双边

关系是该组织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和现实保障。
2001 年 6 月，正是由于中俄两国在推进多极化进

程、开展地区合作方面有许多共识，才推动了上合

组织的建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现已具备良好的互信基础、完备的合作机制

和丰富的战略内涵，为上合组织的深化发展奠定了

基础。2008 年 8 月，俄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访华期

间，两国发表《中俄关于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

明》，这是双方 10 年来就国际事务发表的第三份政

治文件，是两国战略协作的又一个里程碑，表明中

俄将在涉及世界发展最迫切的问题上采取协调一

致的共同立场，中俄战略互信不断深化。今后，中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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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关系的稳步推进，将成为推动上合组织持续发

展的最大动力。
机遇之三：成员国间在安全与经济领域日益增

长的共同需求是组织未来发展的动力。从上海合作

组织建立的进程看，该组织是适应冷战结束后出现

的地区新形势、建立在各成员国共同利益和需求基

础上的一个新型的地区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共同利

益和需求表现在：各成员国都面临着打击“三股势

力”，维护自身安全和稳定的需求；各成员国都面临

着合理使用各自所拥有的丰富资源，推动地区经济

合作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各成员国都非常珍惜

自己国家的独立主权，决不会轻易地屈服外来势力

的干预。实践证明，无论地区外部的因素有多大，起

决定作用的还是内部因素。中亚各国独立后奉行独

立自主、多边平衡的对外政策，中国经济的蓬勃发

展对中亚国家有较大吸引力。在此情况下，随着上

合组织机制的完善、安全合作的深化、经济合作的

起步、人文合作的开展，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共同

需求和利益将进一步加大，这无疑将成为上合组织

今后发展的最大动力。
机遇之四：能源作为战略物资的重要性上升，

使组织的对外影响手段增加。当前，油气等战略能

源日益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本身是一个巨大的

能源消费市场，2010 年共消耗能源 33 亿吨标准煤，

约占全球总消耗量的 30%，对国际能源市场具有较

大的牵动力和影响力。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及观察员国也是重要的油气生产国，石油储量

占世界总储量的 20%，天然气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

50%。欧洲国家约 50%的天然气、25%的石油需从俄

罗斯、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

进口。在能源稀缺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

正不断加强与该组织的联系，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

力和对话能力不断提升。
（二）在新形势下面临的诸多挑战同样值得重

视

挑战之一：美等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不断向亚

洲扩张，客观上对组织的外部空间和内部凝聚力产

生冲击。美等西方国家通过在独联体的“软东扩”，

企图将这两个地区与波罗的海连成一片，从西南到

西北对俄形成一条弧形军事防范和攻击线，实现其

“遏俄弱俄”和争夺独联体的战略目标。中亚各国

均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国，近年来与北约

的军事安全合作不断推进。美等西方国家的举动一

方面挤压了上合组织的战略空间，使其外部环境面

临较大挑战；另一方面也导致该组织成员国面临多

种选择，其在外交和安全上两面性、多变性增加，在

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上合组织的内部凝聚力和向心

力。
挑战之二：区域内地区组织纷繁林立，对组织

的角色定位形成一定挑战。在中亚地区，由俄罗斯

主导的合作机制、中亚国家倡导的合作机制种类较

多，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亚信会

议等。各国重复参加多个功能相近的合作机制，在

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其对上合组织的投入力度。
俄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包

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

国家，其宗旨是推动成员国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经

济领域内的合作，巩固欧亚地区安全，建立军事、经
济一体化空间。哈倡导的亚信会议是一个安全论

坛，其宗旨是在部分亚洲国家之间讨论加强合作、
增加信任的措施，目前有 17 个成员国。上述组织或

机制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与

经济合作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重合。而且由于历

史原因，中亚国家参与上述组织或机制的意愿更

高，合作程度也更深。因此，组织的未来发展还将面

对该地区其他组织和机制的挑战。
挑战之三：中亚国家间仍存在不少矛盾和纠

纷，上合组织深化发展面临不少内部制约因素。良

好的国家间关系有利于提高组织内部协调与决策

的效率，有利于上合组织的平稳发展。目前，上合组

织成员国间关系总体较好，但中亚国家间仍存在一

些矛盾，其对组织的深化发展不可小视。此外，吉尔

吉斯斯坦在 2010 年发生骚乱后，国内稳定至今仍

很脆弱，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不确定因素。
挑战之四：关于组织的扩员问题争议较大，解

决不当直接影响到组织未来发展。上合组织的扩员

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

题，因此具有争议性。组织扩员首先涉及印度、巴基

斯坦、伊朗和蒙古等四个观察员，特别是印、巴问

题。印巴两国均为具有一定政治、经济份量的国家，

两国加入将使上合组织在人口、经济、文化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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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上得到较大提升。但印、巴两国间的外交关系

复杂性使处理组织扩员这一问题面临一些变数。而

伊朗被美列为全球“暴政据点”之一，伊核问题成

为影响伊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因素。因此，扩员

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对上合组织来说也是一个

挑战。如果解决得好，可以为该组织增添力量；反

之，则会给上合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

因素。

四、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为中国

推动多边组织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

上海合作组织是由中国倡导成立的第一个地

区性国际组织，对中国外交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

义。回顾上合组织的十年历程，从国家安全与发展

的角度看，多边组织建设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
准确把握时代特征、顺势推动多边组织建设。

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在中国主导下建立的地区

性国际组织。它的产生首先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冷

战结束、两极格局的解体后，国际政治进入新一轮

的分化、重组。经济全球化及政治多极化是最为鲜

明的时代特征。多边组织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不

断增多。而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发展，国力

明显增强、国际地位上升，成为推动国际建设的强

有力的基本条件。自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十年来，

中国的发展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可以说是呈同

步上升态势。中国国力的增强、新外交理念的推动，

成为组织发展的强劲动力；而上海合作组织自身的

不断健全、完善，为中国提升外交影响力、维护向外

发展利益提供了积极有效的保障。
不断加强政治互信、扩大利益共同点是多边合

作组织的基础所在。回顾上海合作组织十年发展的

历程，成员国间充分的政治互信是问题首要前提，

而共同的边境问题和安全威胁是联结纽带。而中、
俄两个两国的主导和推动作用是组织从萌芽到建

立的关键所在。特别是中国方面在上海组织的初期

建立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第一次元首峰会的

组织协调，到基本物质条件的筹备都作了大国的工

作。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亚地区局势动荡，以及处理

中亚国家内部纠纷问等事件上，中俄两国都能从组

织发展的长远目标考虑，充分照顾其他成国国的利

益诉求。
合理定位组织功能、准确规划发展目标是多边

组织建设的基本原则。上海合作组织是从安全合作

开始，目前的合作重点是在安全和经济领域。这样

的定位符合各国成员间的国情特点和外交风格。在

组织建设的不同时期，均有一些学者提出要扩大上

海合作的功能，建成类似北约的组织，但组织内部

对此慎重对待。各方达成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

是安全合作组织，而非军事合作组织、甚至是军事

联盟。这种定位是科学合理的。因为，在目前条件

下，一旦形成类似同盟性质的组织，虽然满足了同

盟内成员的利益和要求，但往往被解读为针对“第

三方”，必然造成其他国家或组织的警惕和反对。这

合理、有限目标的设定成为组织健康发展的重要条

件。
以重大事件为切入，提高组织的行动能力成为

未来发展的重要牵引。虽然组织在各方面均取得了

长足进步，但在处理区域内相关重大事件中作用未

得到应有体现。在 2005 年颜色革命、2010 年吉尔吉

斯骚乱等重大事件后，外界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行动

能力提出了一些质疑。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待从多个

方面着手，一是要强化共同认识，将多边关系与双

边关系进行科学划分，解决行动决心问题；二是要

建立使用共同力量的机制，解决快速反应的问题；

三是要寻求更多利益共同点，解决行动方向问题。
一旦组织在某些重大事件中发挥作用，其影响力将

大幅提升，内部建设也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在维护地

区安全和国际安全中的责任进一步增加，多边组织

必不可少，相应的理论准备也必不可少。未来，上海

合作组织可能会拓展功能，或许会以其他形式存

在；可能会出现多个类似的组织，也可能融合为仅

有的一两个。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运用这种多边

组织的行为将更具必然性，以此为出发点来运筹外

交和安全问题的角度必不可少。在加强上海合作组

织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中国参与或推动建立分布

在更多地区的多边组织成为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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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acific Economic Studies affiliated to the Fujian CAS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get involved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 country’s participation i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an gain both static and dynamic benefits. The static benefits come from the net revenue
accrued from trade creation effects and trade diversion on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rms of trade. Dynamic
benefits, on the other hand,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impact of free trade on economic growth, including
benefits generated from capital flows, competition effect and revenue effect and factor market integration. In
addition, there are some non-traditional benefits, such as increase in policy stability and confidence in external
investors, add in bargaining chips and coordin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member states. At the same time,
considerable cost, have to be paid, which mainly include adjustment costs in economic structure and
coordination costs in social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intensification of fierce outside competitions.
5. An Inquiry About the Security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ic Sovereignty Under a Strategic Vision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by Dr. Ma Fangfang(F.), a lecturer a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epartment
with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Beijing Languages University. National economic sovereignty is a combination of
national political power and economic power that are fully compatible with the supreme national interests. When
China’s economy is in line with the world’s economy, it is unavoidable that the security of its national economic
sovereignty will be brought under the pressures. Those pressures include: (1) China’s freedom of choosing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s will be subjected to the interferences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2) the business
of the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s is likely to weaken China’s ability to develop its economy independently; (3)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relevant inter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will limit the ways for
China to select its economic policies of its own narrower and narrower.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understand and find way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it encounters under the backdrop of an opening -up
situation, and to draw up relevant strategies and tactics, so as to provide security to its national economic
sovereignty.
6. Activities of Religious Extreme Elements in Central Asia at Present: the Main Features, Trends and
impact, by Yang Qing (F.),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Gansu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Friendly Contact. Since 2010, religious extreme elements in central Asia have
become quite lively. They are try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political unrest and social crisis in som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 make inroads into political stage. They are stepping up their propaganda campaigns of extreme
ideology by the mean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a new round of Islamic ideological trends. And they are seeking
improvement in their organizational setups and carrying out new violent and terrorist activities. The enlivenment
of religious extreme forces in Central Asia will have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in thei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undertakings and country-to-country relations.
7. A Review of and Reflect on the 10-Year Developmen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by
Chen Zhou, a researcher at the Department of War Theo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with the PLA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and a doctoral tutor, and Zhang Jianping, a 2010-class doctoral student specializing in military
strategy with the same Academy.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is a good model for developing
from a border-meeting mechanism on the basis of mutual trust into a region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fter a
10-year-long development, the SCO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t has already become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regional security and growth, with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deepening,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working
smoothly, its coherence well maintained and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steadily growing. In the future, changes in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will in general be favorable for the SCO to sustain further developm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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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time, it will also have to face a new situation of challenges.
8.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and Security Areas Helps Bring
Regional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by Wang Wei, an associate researcher at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fter a 10-year expansio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between China and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making it
possible not only for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region more effective, but for the cooperation in the
security area more substantial and with excellent results as well. The Astana Declaration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ighed at the Astana summit meeting of the SCO in June
2011, takes on a far more practical and immediate significance to the deepening of cooperation between and
among its member states, promotion of regional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and consolidation and creation of links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security fields.
9. New Trends in India’s “Eastward Advances”and Their Strategic Intentions, by Ma Yanbing (F.), a
researcher at the 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 guest researcher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dia implemented a strategy of “Eastward Advances”.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21st century, it has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that endeavor by conducting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political, security, military and many other fields with countries in a vast region that cover the ASEAN,
China, Japan, ROK,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Continuing promotion of its “Eastward Advances”policy is a
logical necessity that is determined by its own development. As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is unfolding and the
issues concerning South China See and the India Ocean becoming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particular, India’s
“Eastward Advances” strategy will take up an even more important position, and will also put new strategic
pressure on China’s security and its bid for recovering it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area
and maintaining its marine rights and interests.
10. Yoshihiko Noda the Man, His Cabinet and It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Trends, by Lin Xiaoguang,
a professor at the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Yoshihiko Noda, born from
a military family, was elected the 95th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In the past, he maintained a “hawkish”political
posturing in his style, but this time he considered himself as a “mud fish”and after defeating his opponents, he
got elected and came to form a cabinet. That serves to show right now that in Japanese political area,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build up a political setup in which the ruling party has to soothe the feelings of animosity inside
the party and conduct cooperation with parties other than his own. In the diplomatic field, he will go on with the
basic policy tha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need to “drag in the U.S. to resist
China”. However, frequent changes in Japanese government in recent years have greatly weakened dialogue
mechanism between the U.S. and Japan. Its China policy will be an important element that determines its
success or failure, which will cause some misgivings among its Asian countries in its periphery diplomacy. As
economic problems at home are piling up like a mountain, they cannot be solved easily. Ferocious rivalries
between and among the parti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government for their selfish interests will not come to an
end and will surely result in more and more antipathy from the Japan people.
11.Following the Current Trend of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and Finding Action
Guidelines to Address it, by Han Ning, a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with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As all the interested parties along the peripheri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continue to intensify and expand their bid for vested interests in this disputed sea area, importanc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o upgrade constantly China’s strategic position has become apparent. With the U.S. and other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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